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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西南地区是历史时期黄河、淮河、海河三大流域的“交汇”区，在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因素的共同作用

下，区域水系水环境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剧变。本文基于历史文献，分析了几个典型历史时期区域河湖水系格局及

湖泊数量、积水面积等指标，试图复原区域水环境变迁的大体脉络，并基于水利史的视角分析区域环境演变的动

因。研究认为，黄河 1128年南徙夺淮、元代京杭运河的营建及 1855年铜瓦厢改道是区域水系演变的三个重要节

点，不同阶段区域湖泊数量及积水面积逐渐减少，黄河变迁成为区域水环境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人类活动对

其演变历程也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元明清时期，会通河的开凿和经营塑造了区域相对稳定的水系格局及水环

境。认知区域水环境的历史背景，总结变迁规律和蜕化原因，为当前修复区域水环境、改善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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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历史上由于黄河下游河道的泛滥变迁，对海河、淮河流域河湖水系也产生了极大干扰河深远影

响，加之大运河的开凿和运营、维护，区域的河湖水系、水环境，乃至地形地貌都发生了剧烈的变

化。黄河、淮河、海河三大流域在这一区域没有稳定的边界，河湖水系关系复杂、变迁频繁。本文

将这一区域称为“广义的鲁西南地区”，这一区域大体在以今郑州、临清、徐州为顶点的三角区域，

地跨今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四省。为方便起见，下文均简称“鲁西南地区”。

研究区域大部属黄河洪积、冲积平原，东部为山东丘陵，区域年均降水量在 500 ~ 800 mm 之

间。区域内分布着明显的三叉形带状高地，即现在的黄河河道及废黄河，也是现状海河、淮河及沂

沭泗流域的分水岭，这是 1855年黄河铜瓦厢改道之后才形成的地形格局。在此之前，自 1128年黄河

夺泗夺淮至 1855年铜瓦厢改道，黄河南行 700余年间下游河床（即今废黄河一线）逐渐淤高并成为原

淮河流域内的新生分水岭，将原属淮河支流的沂沭泗水系从淮河流域分隔出来。鲁西南地区水系关

系之复杂，历史演变之剧烈，是其他地区无法相比的。黄河的变迁泛滥是区域环境演变的主要动

因，而元代以来会通河的开凿和经营，是 13—19世纪区域水系和环境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黄河

1128年、1855年两次改道，以及元代会通河的开凿，是鲁西南地区河湖水系变迁历史进程中的三个

标志性时间节点。本文基于历史文献舆图和田野调查，分析典型历史时期鲁西南地区河湖水系概

况、变迁特征及其其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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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域河湖水系历史变迁特征

2.1 宋之前 研究区域属古九州之兖州，《周礼•职方氏》载：“其泽薮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

卢、维。”［1］。大野泽又名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县北，是宋代以前鲁西南地区最大的湖泊。“河”即

黄河，“泲”即济水，“卢、维”为“漯、汶”的音转，汶即今大汶河，入济水。巨野泽是 10世纪以前

鲁西南地区最大的湖泊。约公元前 482年，吴王夫差继开邗沟之后，在今山东鱼台与定陶之间开凿菏

水沟通济、泗，这是最早沟通黄河水系与淮河水系的运河。至公元前 361年开凿鸿沟，直接沟通黄河

与泗水，菏水的地位逐渐被取代。

公元 6世纪前，黄河下游以北流为主。鲁西南地区地势低洼，湖泽众多，除自然湖泊之外，还有

为农业灌溉而利用地形人工兴建的陂塘，与黄河、济水、汴河及淮河诸支流等均有沟通，形成区域

水网。根据成书于 6世纪的著名地理著作《水经注》的记载，当时巨野泽是这一地区最大的湖泊，“湖

泽广大，南通洙泗，北连清济，（巨野）旧县故城正在泽中”。［2］ 大野泽的演变经历了逐渐扩张的过

程，3世纪后期，泽在巨野县东北；5世纪中叶水面扩大，巨野县城被淹没，因此移至今县城南半公

里处；6世纪初，大野泽在巨野县北、梁山之南，此后仍继续扩张。

除巨野泽之外，当时这一区域较大的湖泊还有：①牧泽，大致在今开封市北，方十五里，西接

渠水，南分为沙水、睢水、涣水；②白羊陂，在今河南杞县、睢县之间，方四十里；③大荠陂（又名

戴陂），在今民权县，周回百余里，南接汴水，北接黄沟水；④乌巢泽，在酸枣县，西接济水，南为

黄沟；⑤孟渚泽，在睢阳县东北，周围五十里；⑥雷泽（又名雷夏泽），东西二十里；⑦湄湖，在今

平阴县东北，济水之南，方四十余里；⑧濮水上又有阳清湖，南北五里，东西三十里。⑨李陂，在

阳乡城（今温县）西南，广百许顷；⑩菏泽，接济水、菏水；⑪荥泽，面积仍很大，但似已干涸；⑫
郏城陂（又名船塘），在今郑州与荥阳之间，东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⑬同池陂，濮水蓄积，方五

里，在酸枣县故城南；⑭茂都淀，在今汶上县，即南旺湖前身；⑮鸬鹚陂，在临漳县西南，东西三

十里，周回八十里。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众多小型湖泊如柯泽（阳谷县）、李泽（荥阳县）、秦泽 （东

垣县）、长罗泽（长垣县）、濛淀、育陂、黄湖（巨野县）、吴陂、吴泽陂（修武县）、安阳陂、卓水陂、

百门陂（共县）、沁水陂（武陟县）、朱沟湖（怀庆县）、黄泽（内黄）、晏陂泽（邺城）、鸡泽（曲梁县）、

澄湖（曲周县）等。［3］大致估算当时湖泊蓄水面积，当有约 4000 km2（图 1）。大量湖泊陂塘为灌溉用水

图 1 魏晋南北朝時期区域河湖水系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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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保障，在此前后很长一段时期，区域缺水问题并不突出，洪涝灾害却比较频繁。早在西晋咸宁

四年（278年），杜预曾建议大量废毁兖州及豫州东部（相当于今豫东、皖北、鲁西南地区）的陂塘，以

利于排涝，并批准实施。一些小型陂泽因此消失。

至隋唐时，黄河北行已久，决口泛滥逐渐频繁，下游河道或南流、或北流、或东流，迁徙不

定。大量泥沙随泛水漫淤，不少小湖泊逐渐淤没。至唐代，湖泊数量已大大减少。据《元和郡县图

志》的记载，这一带的湖泊主要有［4］： ①蓬泽，在开封东北十四里；②黄池，在封丘县南七里；③清

冷池，在宋城县东二里；④孟渚泽，在虞城县西北十里，周回五十里；⑤高陂，在城父县南五十六

里，周回四十三里；⑥圃田泽，在管城县东三里、中牟县西北七里，东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

⑦李氏陂，管城县东四里，俗称僕射陂，周回十八里；⑧丰西泽，在丰县西十五里；⑨大野泽，在

巨野县东五里，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⑩坰泽又名连泉泽，在县东九里；⑪涓沟泊，在长清县

西南五里，东西三十里，南北二十五里；⑫菏泽，在济阴县东北九十里；⑬大剂陂即戴陂，在考城

县西南四十五里，周回八十七里；⑭雷夏泽，在雷泽县北。许多湖泽已很小，荥泽等原来的大泽已

近干涸。唯有大野泽由于黄河泛水的汇入而更阔，范围大致在今巨野、嘉祥、汶上、东平、寿张、

郓城、菏泽、定陶诸县之间，储水面积约 6000 km2。到 9世纪初，梁山已完全包在大野泽中，时称

“八百里梁山泊”。今梁山县南的金线岭，在 6世纪时当是大野泽的北岸， 唐宋时被湖水淹没，但仍

是水深较浅之处。20世纪当地居民凿井时，曾在 19 m深处发现有莲子，可见当时湖水之盛。

汴渠自王景治河后成为沟通黄淮水系的主要运道，由于黄河的频繁泛滥冲淤，航运不畅，于是

隋代开通济渠，自荥阳直趋盱眙入淮，以避开黄河下游泛滥侵扰。唐宋称此渠为汴渠，而将王景治

理的汴河称古汴渠。

2.2 宋元时期 南宋建炎二年也即金天会六年（1128年），东京（即今开封）留守杜充为阻金兵南下，

人为掘开黄河大堤，使黄河由泗入淮入海。黄河的泛滥对鲁西南河湖水系产生巨大冲击，尤其是黄

河夺淮前后，由于主流不定，泛滥漫淤非常严重。到南宋时，大多数湖泊如菏泽、孟渚泽、雷夏泽

等大湖也均被淤平，济水、菏水等河流也已湮没（图 2）。

图 2 南宋黃河夺淮后区域河湖水系概況

由于黄河南徙，大野泽因失去汇入水源而迅速萎缩，至元末已基本干涸。杨守敬引《巨野县志》

曰：“五代以后，河水南徙，汇于巨野，连南望、蜀山诸湖，方数百里。元至元末，为河水所决，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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涸。”［3］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元朝为便利直通北京的水运，不得不重新开通沟通黄淮海水系的运道［5］。早

在尚未统一时，蒙哥汗七年即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就为跨流域的水系沟通做了尝试，济州掾吏

毕辅国于今宁阳县东北堽城镇大汶河建坝，开洸河引水至任城县（即今济宁市）入泗水，局部沟通了

汶泗运道。元朝定都北京，为沟通一条纵贯南北的漕运水道，经郭守敬规划，于至元年间（1276—
1289年）分两段在临清与济宁间开会通河沟通卫河及泗水，又在北京与通州间开通惠河，与已有的淮

扬运河、江南运河及浙东运河连接起来，从而形成自北京至宁波全长超过 2000 km的大运河。会通河

跨越山东地垒，成为大运河地势最高的一段，除沿用堽城坝引汶水入洸外，又在兖州建金口坝，引泗

水经府河至济宁与洸河汇合入运，济宁北有马踏湖为水柜，调节济运水量。但由于运河最高处在济宁

之北，水源不足，因此浅涩不通，元代的漕运仍以海运为主。至元末明初时，会通河已基本淤废。

2.3 明清时期 明成祖迁都北京，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主持重开会通河，并采用汶上老

人白英的建议，建戴村坝引汶水由小汶河至运河地势最高的南旺分水，并利用洼地蓄水济运。重开

会通河后，以运河为主干、以保障漕运畅通为目标，系统整理了区域水系及水资源，人为重塑了鲁

西南的水系格局，并维系 500余年。

明清时期鲁西南地区人工形成的河湖水系格局大致可以概括为“一河、三渠、九湖”（图 3），一河

即会通河，三渠即小汶河、洸河、府河，九湖即作为运河水柜的北五湖（安山湖、南旺湖、马踏湖、

蜀山湖、马场湖）和南四湖（独山湖、南阳湖、昭阳湖、微山湖）。北五湖基本是利用洼地人工建成的

水柜，而南四湖则主要是因为黄河淤高后泗水壅潴而成。在此基本格局下，加之对泉水分配的控

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水环境。

图 3 明后期区域河湖水系概況

湖泊水柜的营建和演变经历了长期的过程。明前期的水柜主要有四个：东平的安山湖、汶上的

南旺湖、济宁的马场湖（又称马常泊）、沛县的昭阳湖（元称刁阳湖）。［6］ 南旺、马场两湖是古茂都淀

的遗迹，“马场”即“茂都”的音转。初时运河贯南旺湖而过，后随着运河及小汶河堤的建设分而为

三，运西仍称南旺湖，运东小汶河以北为马踏湖、以南称蜀山湖。安山湖为宋梁山泊遗迹，由于黄

河冲淤及围垦，明代逐渐萎缩，至明中后期周围仅十余里，并最终废为民田，是九湖中最早消失的

一个。而昭阳湖的水面逐渐扩大，最终形成南四湖，韩昭庆对南四湖的形成过程已有详细论述［7］。

除上述九湖外，还有其他一些湖泊，如马踏湖北有伍庄坡湖，南旺湖南有孙村湖，安山湖东有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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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麻王泊，巨野县北有大薛湖。还有一些人工建闸蓄水而成的湖泊，（如：汶上县城北三里有蒲湾

泊，又名仲句泊，周回十余里；县城西北十五里有鱼营泊，周四十余里；县西南二十里有石楼泊，

周三十余里。） 均为蓄泉而成，入汶水。由于黄河泛滥泥沙淤积、围垦、维护不善等原因，有些湖泊

逐渐萎缩，明清政府对主要水柜如南旺、蜀山、马踏、马场勘定湖界，修筑湖堤，严加管理不准垦

占。安山湖时修时废，九湖以外其他湖泊大都逐渐湮废。

（1）明弘治时（1488—1505年）。据成书于弘治九年的《漕河图志》记载［6］，山东运河水柜共 6个，

安山湖“北临漕河，萦回百余里”；南旺湖“萦回百五十余里，中为二长堤，漕渠贯其中”；马场湖

“萦回四十里”；鱼台阳城湖“萦回五十里”，“孟阳泊萦回十余里”，当在今南阳湖西；昭阳湖“萦回

八十余里”。估算当时积水面积共计约 1000 km2。

（2）明万历时（1573—1620年）。随着运河水源工程体系的继续经营和完善，各湖陆续完善堤防，

万历十七年曾统一修建安山、南旺、马踏、蜀山、马场等各湖湖堤［8］。此时南旺湖已分为三湖：运河

以西仍称南旺湖；运河东侧以小汶河为界，北为马踏湖，南为蜀山湖。各湖济运所济河段不同，标

志著管理上更为细化。明代是南四湖的主要形成期。据潘季驯《河防一览》图，今南四湖一带至万历

时已较弘治时扩大很多，分为数湖，即运西的独山湖，运东的昭阳湖、赤山湖、微山湖、吕孟湖、

张庄湖，尚未连成片，也并非全部作为水柜管理［8］。成书于万历初年的万恭《治水筌蹄》记载，闸河水

柜凡八：一曰马场湖，隶济宁，周四十里有奇，俱水占，可柜不可田；二曰南旺湖，隶汶上，周七

十九里有奇，可田者三百七十四顷六十亩，可柜者一千六百七顷八十亩；三曰蜀山湖，隶汶上，周

长五十九里有奇，可田者一百七十二顷，可柜者一千五百三十九顷五十亩；四曰马踏湖，隶汶上，

隆庆元年均地踏丈升科者为官占，不经升科者为民占，可柜者无几，方稽核而未报也；五曰大昭阳

湖，隶沛县，原额五百顷，可田者三百九十七顷，可柜者一百三顷；六曰小昭阳湖，隶沛县，原额

二百一十八顷有奇，可田者一百八顷，可柜者一百一十顷；七曰安山湖，不可柜；八曰沙湾河，可

柜［9］。沙湾即黄河决口泛水所潴，非常态性湖泊，万恭虽称可柜，但并未实施。按万恭的统计，经估

算万历初时实际可以作为济运水柜的蓄水面积共计 250 km2，而水柜实际可蓄水面积为 470 km2，其差

额即常态或非常态的农田，为季节性储水空间。至万历十七年修复各水柜湖堤，大部分围湖垦田恢

复蓄水，外加南四湖一带各湖，估计实际蓄水面积可接近 550 km2。

（3）清代。清代对各湖水柜的管理更趋严苛，除勘定湖界严守蓄水空间外，更根据各湖济运河段

的情况确定蓄水深度尺寸，至不同月份应当蓄水至水位多少，均有定志，其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已类

似于今天的水库管理。至清乾隆时期，南四湖的格局已基本形成，而安山湖已基本淤废，水柜者实

为八湖。各湖的面积在清代变化不大，正常蓄水量却随着规定水深的调整有些变化。据乾隆四十年

（1775年）成书的《山东运河备览》记载：微山湖周围一百八十里，闸口水深以一丈为度；昭阳湖周围

一百八十里；独山湖周围一百九十六里；南阳湖周围九里五分，深者五六尺，浅者二三尺；马场湖

周围四十里三分；蜀山湖周围六十五里，乾隆二十八年定志收水九尺八寸，四十年改制以收水一丈

一尺为度；南旺湖环筑堤岸以丈计凡万五千六百有奇；马踏湖周围三十四里；安山湖周围六十八里

三十二步，顺治七年后听民垦种，雍正四年重浚济运，后益淤高不能泄水，仍拨贫民认垦，乾隆十

四年升科纳粮，湖内遂无隙地矣［10］。光绪初年（1875年）的《京杭运河全图》中的说明：微山湖周围一百

八十里，定志收水一丈四尺；昭阳湖周围一百八十里；独山湖周围一百九十六里，水无定志；南阳湖

周围九里五分；马场湖周围四十里三分，定志收水五尺五寸；蜀山湖周围六十五里，定志收水一丈一

尺；南旺湖周围九十三里，定志收水五尺；马踏湖周围三十四里，定志收水六尺七寸；安山湖淤［11］。

据此，估算八湖蓄水面积共计达 2 300 km2，而八湖的总蓄水量，大约在 40亿 ~ 60亿m3之间。

（4）地下水演变。为最大程度保障会通河的漕运畅通，除引蓄地表水济运外，政府还将附近泉水

引入运河，因此又称这段运河为“泉河”。济运诸泉主要在运河以东，山东丘陵西麓，一般被分为五

派，即汶、泗、沂、洸、济。各泉均设专人管理，称“管泉老人”，而对泉水的使用严加控制，在漕

运季节严禁附近农田用泉水灌溉，只可进入运河或水柜济运。济运泉眼的数量也有所增减，各时期

文献记载不一，明代《漕河图志》（弘治）记共 171眼，《河防一览》（万历）记共 240眼，《明会典》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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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眼；清代《山东全河备考》（康熙）认为共计最多有 429眼，《山东运河备考》（乾隆）记共 478眼。但

总的来看，明清时期鲁西南地区的地下水还是很丰富的，有数百处泉水出露，而现在绝大多数已废

弃无水。

2.4 近现代以来演变 黄河南徙夺淮之后，下游河床逐渐淤高。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

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全溜改道夺大清河入海，并在张秋冲断运河。新堤陆续建成之后，新的河床

也迅速淤积，逐渐成为区域新的分水岭。而在其泛滥的数十年间，泥沙遂漫水漫淤，对地形、水系

造成较大冲击。会通河与新黄河平交处成为在南旺之北新的分水岭，漕运维艰。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清政府宣布终止漕运，会通河从国家统一管理的工程由此沦为区域性河道。恰逢国家战争频

发、社会动荡，对会通河及其工程体系的维护严重缺失，致使明代以来形成的区域水环境平衡被迅

速打破，严重恶化。以此为标志，从中央到地方河工管理体系瓦解，伴随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

水利开启了向现代化的转折［12］。

汶河原是大清河的支流，由于黄河新河道迅速淤高，汶水不能汇入（由戴村坝下游大汶河及由小

汶河至南旺沿运河北流，均至东平），逐渐壅潴成湖即东平湖。原运河水柜南旺、蜀山、马踏三湖由

于地势较高，堤防闸坝失于管理，逐渐被附近居民泄水围垦成田，至 1910年，“马踏湖、南旺湖淤垫

成田，不能蓄水……蜀山湖虽未全行淤垫，其容水之量亦较从前大减”［13］。这是从水利的角度来讲。

而更严重的是，鲁西南更多的低洼地区“成为汶泗诸水横流之泽国”，洪涝问题十分严重。尤其是东

平湖与微山湖之间沿运河一带，“其西受黄河今道以南与故道以北二万平方公里之坡水，其东受汶泗

暨邹滕诸山水，而北阻于黄河之高仰，南阻于中运河之狭隘，以致水积于腹中，成为多数平浅之湖

泊”［14］。洼地蓄水反成水害。据 1935年的《整理运河工程计划》，当时这一带储水的湖泊自北向南有东

平湖、蜀山湖、南旺湖、沉粮地、缓征地、南四湖，积水面积总计 1894.28 km2（图 4）。积水疏泄困

难，区域土地盐碱化问题也比较突出，水环境严重恶化。

图 4 民国时期区域河湖水系概況

民国期间鲁西南地区水环境的突出矛盾是水资源调控失衡下洪涝灾害比较突出。1949年后，随

着对区域水系的逐步整治，洪涝问题得到遏制，水环境问题得到缓解；而 197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

展带来用水的急速增加，使水资源短缺逐渐成为主要矛盾。1959年在东平湖与南四湖之间开梁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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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在原会通河西，全长 90 km。同年，汶上县为减少洪水威胁在小汶河上又筑坝拦截，从此戴村坝

之水不复入南旺。1962年，汶上县北泉河改入小汶河，而小汶河下游改入总泉河，最终汇入梁济运

河，建立汶上县新的水系关系。泉河原以汶上东部诸泉为源，随着泉水相继干涸，1975—1977年，

先后在大运河戴村坝上游建琵琶山溢流坝、松山胜利渠引水入泉河。1979年小汶河下游改道直入梁

济运河，排泄汶上涝水。小汶河现已成为季节性河道，会通河断流，成为沿河村庄生活垃圾的填埋

场，许多河段已失去河道形态，北五湖已全部干涸，而在原安山湖位置由于黄河改道新形成东平湖

（图 5）。如今，南四湖面积 1266 km2，蓄水 53.6亿 m3；东平湖常年蓄水面积 124.3 km2，对应蓄水量

1.5亿m3。

将几个典型历史时期鲁西南地区主要湖泊、推算的总蓄水面积排列，如表 1所示。

图 5 区域现狀河湖水系概況

年代

6世纪

9世纪

15世纪

16世纪

19世纪

20世纪

21世纪

主要湖泊

大野泽、牧泽、白羊陂、大荠陂（戴陂）、乌巢泽、孟渚泽、雷泽（雷夏泽）、湄湖、阳清

湖、李陂、菏泽、荥泽、郏城陂（船塘）、同池陂、茂都淀、鸬鹚陂，柯泽、李泽、秦泽、

长罗泽、濛淀、育陂、黄湖、吴陂、吴泽陂、安阳陂、卓水陂、百门陂、沁水陂、朱沟

湖、黄泽、晏陂泽、鸡泽、澄湖

蓬泽、黄池、清冷池、孟渚泽、高陂、圃田泽、李氏陂（僕射陂）、丰西泽、大野泽、坰泽

（连泉泽）、涓沟泊、菏泽、大剂陂（戴陂）、雷夏泽

安山湖、南旺湖、马场湖、阳城湖、孟阳泊、昭阳湖

安山湖、南旺湖、马踏湖、蜀山湖、马场湖、独山湖、昭阳湖、赤山湖、微山湖、吕孟

湖、张庄湖

南旺湖、马踏湖、蜀山湖、马场湖、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微山湖

东平湖、蜀山湖、南旺湖、沉粮地、缓徵征地、南四湖（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微山湖）

东平湖、南四湖（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微山湖）

总蓄水面积/km2

约 4000

约 6000
约 1000
约 550
约 2300
1894.28
1390.3

表 1 鲁西南地区不同历史时期主要湖泊及面积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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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对“广义的”鲁西南地区几个典型历史时期河湖水系格局、湖泊水面面积及蓄水量、地

下水情况等的分析，梳理了 2000多年来区域水系水环境变迁脉络，分析了不同时期影响水系水环境

演变的关键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鲁西南地区河湖水系变迁特征。2000多年来鲁西南地区水环境发生巨大变迁，集中体现在水

系格局的改变和蓄水空间的变化。文中各图显示了各典型时期鲁西南地区河湖水系的大体格局及其

演变历程。湖泊的数量、面积、分布及功能，反映了区域存蓄利用水资源的能力，也反映了区域水

环境的基底状况。通过本文对区域河湖水系变迁的分析，非常明显地看到黄河两次改道（1128年南徙

夺淮、1855年铜瓦厢改道）及元代（13世纪）会通河的开凿，这三个标志性事件将整个过程划分为四个

阶段。12世纪之前，鲁西南地区的湖泊数量较多，最多达到数十个，湖泊水面面积约保持在 4000
km2以上，在唐代达到约 6 000 km2；而 12世纪之后湖泊数量明显减少，明清时期大约保持在 10个左

右，而湖泊水面面积相较前一阶段也有显著减小，持续低于 2 500 km2。但另一方面，12世纪前的众

多湖泊呈现“群星捧月”的格局，巨野泽一湖独大，其他各小湖泽大体均匀分布在鲁西南平原其他

区域，有自然湖泊，有人工陂塘，具有灌溉、航运、调蓄等综合性水利功能；黄河南徙后以会通河

开凿为基础重构了区域水系，各湖泊均沿运河一线分布，虽大小各异，但并无特别大的差别，而各

湖功能也以蓄水济运为主。1855年黄河再次改道北行，运河中断废弃，清末及民国是鲁西南地区水

系再次重构的调整期，形势稳定后，原济运水柜北五湖全部干涸，运河一线水环境严重蜕化，东平

湖的形成实则是黄河夺大清河的“后遗症”。到了现代，区域仅南四湖、东平湖两个大的湖区，常年

蓄水面积总计不到 1400 km2，较之前又有很大缩减。区域东侧的泉水（地下水）则在近百年来快速枯

竭。

（2）水环境演变的动因。区域环境演变的动因不外乎两方面，一是自然规律，一是人类活动。在

人类能力有限时，自然因素对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起到决定性作用；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

增强，人类活动对此过程的影响会越来越大。鲁西南地区河湖水系及水环境的演变就体现了这样的

过程。13世纪会通河开凿之前，黄河泛滥是区域水环境演变的主要因素，泛水汇聚使湖泊面积扩

大，同时泥沙又对其产生淤积；13—19世纪，以大运河水利工程建设和经营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是区

域水环境变迁的主要因素，以保障漕运稳定水源为目的，通过系列的水利工程营建和维护，使这一

时期区域水系格局、湖泊水面面积基本维持在稳定的状态；1855年黄河改道无疑是近代以来鲁西南

地区水环境失衡的诱因，漕运终止、大运河废弃之后，水利工程失去管理，而由此维系的区域水环

境状况迅速蜕化。总的来说，自然规律对区域环境变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人类活动具有主观能动

性。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是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重要手段，若运用得好，则对水环境的营造

和维持具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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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the "generalized" southwest Shandong region basically was the intersec⁃
tion area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and the Huaihe River and Haihe River Basi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region has undergone drastic changes under the combined action of natural factors and human activitie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we analyzed the regional river and lake sys⁃
tem and the indicators such as the number of lakes and the area of accumulated water in several typical
historical periods. An attempt was made to restore， the general context of regional water environment chang⁃
es and to analyze the motivation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ter history.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Yellow River's migration to the Huaihe River in 1128，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Jinghang Canal in the Yuan Dynasty，and the re-conversion of the copper-carriage in 1855 were the impor⁃
tant node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regional water system. The number of lakes and the area of accumulated
water in different periods gradually decreased. The change of the Yellow River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fac⁃
tor influencing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water environment. Besides，human activities also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its evolution， especially during the Yuan，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excavation and opera⁃
tion of the Huitong River shaped the relatively stable water system and water environment. Cogniz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regional water environment and summarizing the laws of change and the rea⁃
sons for degeneratio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rrent restoration of the regional water environment
and improvement of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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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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